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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们眼望上苍》的叙事语言

论《他们眼望上苍》的叙事语言

北华大学外语部  高 兰* 
摘  要：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曾被湮埋了几十年，70年代才被重新发掘出来。特别是自60年代的黑人文艺运动和黑人美学批评出现以来，许多黑人文艺批评家都十分注重黑人作品的“黑人性”，而黑人性的源泉就是黑人民俗文化，包括黑人的方言土语。赫斯顿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以黑人民俗文化为基础的，都具有鲜明的黑人性，《他们眼望上苍》一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现在它成为了美国黑人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和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

本文将以叙事语言为切入点, 从自由间接话语、黑人布道词、黑人英语独特的拼写和语法表达形式以及黑人英语在作品中的运用四个方面来研讨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作品的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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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佐拉·尼尔·赫斯顿是20世纪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她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黑人女作家，生前毁誉不一，死后更是默默无闻。然而，她对20世纪许多黑人作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包括艾丽斯·沃克在内的许多非洲裔黑人作家称为“文学之母”。著名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认为赫斯顿是美国黑人文学经典，女性主义文学经典和美国小说经典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并在其主编的《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中称赫斯顿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赫斯顿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文学家。她的主要著作有民俗学著作《骡子与人》和《告诉我的马》；长篇小说《乔纳的葫芦藤》《他们眼望上苍》《山里人摩西》及《萨旺尼的撒拉弗》；自传《道路上的足迹》；另外还有短篇小说、剧本及散文作品50多篇。其中《骡子与人》是第一部由黑人撰写的黑人民俗学著作，它已成了这一领域的经典；《他们眼望上苍》是第一部黑人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被誉为“黑人文学的经典，那个时期最佳的小说之一”。

本文将着重从自由间接话语、黑人布道词、黑人英语独特的拼写和语法表达形式以及黑人英语的运用四个方面来探讨它的叙事语言。

2. 自由间接话语

亨利·路易斯·盖茨称《他们眼望上苍》是“讲述者文本”，即：文本的修辞策略用来体现一种口语化的文学传统，用来模仿口语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模式，使之产生一种口语化的错觉。而赫斯顿本人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这部“讲述者文本”中把自由间接话语创造性地引入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叙事当中。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大量运用了自由间接话语。亨利·路易斯·盖茨说：自由间接话语不仅仅单纯是人物的声音或者叙事者的声音，它是两种声音的融合，即包含直接话语的元素也包括间接话语的元素，它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自由间接话语是展示人物的说话和思想的一种话语类型，它具有正常间接话语的语法特征，如：第三人称，与直接话语相比较时态向后转移，但它不带有“他说”或“她说”一类标签性的语句。自由间接话语能展示人物的意识和言语而无一种叙事声音的明显介入的痕迹。
在作品中，赫斯顿充分利用了充满黑人方言土语的自由间接话语来讲述她的传奇和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

在珍妮找到自我之前，赫斯顿通过自由间接话语把珍妮这个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

文中写道：

“She was lying across the bed asleep so Janie tipped on out of the front door. Oh to be a pear tree- any tree in bloom? With kissing bees singing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She was sixteen.”

“姥姥横躺在床上睡着了，因为珍妮踮着脚尖走出了前门。啊！能做一颗开花的梨树或随便什么开花的树多好啊！有亲吻它的蜜蜂歌唱着世界的开始。她十六岁了。”

当珍妮找到自我时，自由间接话语又向读者倾诉了珍妮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和觉醒，这里我们听到了属于珍妮的语言：

“Janie noted that while he didn’t talk the mule himself, he sat and laughed at it. Laughed his big heh, hey laugh too…why couldn’t he go himself sometimes? She had come to hate the inside of that store anyway.” 

“珍妮注意到他自己虽不谈论那螺子，可也坐在那里哈哈大笑，就是他那种大声的哈哈笑……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偶尔也去卖卖？她逐渐对店里面产生了仇恨。”

作品中，赫斯顿也使用了夹杂着方言、土语的自由间接话语来描述乔这个人物，但我们能明显感受到那是属于乔的语言而不是珍妮的：

“Joe Starks was the name, yeah Joe Starks from in and through Georgy. Been workin’ for white folks all his life. Save up some money-round three hundred dollars, yes indeed, right here in his pocket. Kept hearin’ bout them buildin’ a new state down heah in Florida and sort of wanted to come. But he was makin’a town all outa colored folks, he knowed dat was de place he wanted to be. He had always wanted to be a big voice, but de white folks had all de sayso where he come from and everywhere else, exceptin’ dis place dat colored folks was buildin’ theirselves. Dat was right too. De man dat built things oughta boss it. Let colored folks build things too if dey wants to crow over somethin’. He was glad he had his money all saved up. He meant to git dere whilst de town wuz yet a baby. He meant to buy in big.”
“他的名字叫乔·斯塔克斯，是的，从乔基来的乔·斯塔克斯。他一直都是给白人干活，存下了点钱—有三百块左右，是的，没错，就在他口袋里。不断地听别人说他们在佛罗里达这儿建一个新州，他有点想去。不过在老地方他钱挣得不少。可是听说他们在建立一个黑人城，他明白这才是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直想成为一个能说了算的人，别处也一样，可在他老家那儿什么都是白人说了算，别处也一样，只有黑人自己正在建设的这个地方不这样。本来就应该这样，建成一切的人就该主宰一切。如果黑人想得意得意，那就让他们也去建设点什么吧。他很高兴自己已经把钱积攒好了， 他打算在城市尚在婴儿期的时候到那儿去，他打算大宗买进。”
我选择了这段话是因为它包含了大量的自由间接话语，如果大声朗读这段话，它们听起来就像一段引号括起来的直接话语，然而，这段文字却没有引号，也没有一句话是直接话语，而是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他们是乔和叙述者的声音。除此之外，这段话中使用了副词这里（here）而不是那里（there）,而在标准的间接话语中要求用那里（there）代替这里（here）, 这恰恰说明了这些话语反映的是人物而不是叙述者的思想感情。这些正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也是该作品在叙事语言方面最具特色，最为成功的地方。这样的叙事方式缩短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真切地体会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

3. 黑人布道词在小说中的运用

黑人学者霍顿斯·斯皮勒斯在论述黑人布道词时指出：黑人布道词“是一种集体宣泄的工具，它把社会的孤立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位特别擅长布道的牧师，他说道：“布道词不是用来阅读的文章，而是让人们听的话语……因此，布道词是给人的耳朵准备的，而不是给人的眼睛准备的。”黑人布道词作为黑人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发源于教堂，以即兴发挥为主，为黑人的口语表达提供了丰富的美学素材。黑人布道词充满了激情，往往运用象征、意象、词句的重复等修辞手法，具有强烈的节奏感，极富感染力。并且黑人布道词是一种动态的交流，常常有布道人与听众之间的应答呼应。《他们眼望上苍》中有一段以反讽的笔调为一头骡子举行葬礼的描述。在葬礼上一位牧师就像在黑人教堂里布道那样，与在场的黑人民众应当呼应起来：

“Who killed this man?”

The chorus answered,“Bare, bare fat.” 

“What killed this man?” 

“Bare, bare fat.” 

“Who’ll stand his funeral?” 

“We!!!!!” 

“Well, all right then.” 

“谁杀死了这个人？”

众人齐声回应，“光光的胖子。”

“谁杀死了这个人？”

“光光的胖子。”

“谁将出席他的葬礼？”

“我们！！！！！”

“好吧，现在行了。”

这些黑人布道词的运用使得作品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4. 黑人英语独特的拼写和语法表达形式
作为一位有着丰富田野间调查经验的人类学家和黑人民俗家，赫斯顿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黑人民俗故事并详尽阐述了一套独特的黑人英语的拼写体系。对于她来说，黑人的方言土语是最美、最具有诗意和韵律的，他们是黑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小说中赫斯顿敏锐、忠实地记录了美国南方黑人活生生的语言，这一点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下面是小说第一章中珍妮埋葬甜饼回到伊顿维尔镇上的家时，黑人邻居们的一段话：

“What she doin’coming back here in dem overhalls? Can’t she find no dress to put on? Where’s dat blue satin dress she left here in? Where all dat money her husband took and died and left her? What dat ole forty year ole ’oman doin’ wid her hair swingin’down her back lak some young gal? Where she left dat young lad of a boy she went off here wid? Thought she was going to marry?”Betcha he off wid some gal so young she ain’t even got no hairs –why she don’t stay in her class?”

以上对话中的许多词语都是黑人英语的独特形态。如：在标准英语中overhalls,dat,ole, swingin ,lak, gal,wid,betcha 应分别为overalls, that, old, swinging, like, girl, with和 bet it。黑人英语常用双重否定的句式，但其含义只是相当于标准英语中的单一否定。如上面的对话中的“Can’t she find no dress to put on? She ain’t even got no hairs,”这两句话中的双重否定在标准英语当中则分别写成：“Can’t she find any dresses to put on? She has not even got hair.”

作品中大量黑人方言土语的运用，表明了赫斯顿有意识地把黑人民俗文化和口述传统中的养料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5. 黑人英语的运用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黑人英语是赫斯顿主要的语言工具。探讨黑人英语在作品中的运用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这部小说一部分是通过一个全能全知的叙述者用标准英语来讲述的，这个叙述者既是故事的旁观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一部分是以主人公珍妮用黑人的方言向她的密友菲比讲述的。

小说中大量黑人英语的运用表明了该作品特定的文化背景。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南方乡村的黑人土语；作品的人物深深扎根于黑人的民俗文化；主人公珍妮的自我追求最终演化成对自身语言的追寻。标准英语在作品中只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而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通过黑人英语来表现的。在《他们眼望上苍》中，黑人英语的使用和小说所要揭示的主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珍妮和她第二任丈夫乔·斯塔克斯之间的矛盾也是在语言的冲突中达到了顶点，当乔·斯塔克斯嘲弄珍妮太老不能在店里和其他人在一起时，珍妮自信地反驳道：

“Naw,Ah ain’t no young gal no mo’ but den Ah ain’t no old woman neither. Ah reckon Ah looks mah age too. But Ah’m uh woman every inch of me, and Ah know it. Dat’s uh whole lot more ‘n you kin say. You big-bellies round here and put a lot of brag, but’tain’t nothin’ to it but yo’ big voice. Humph! Talkin’ bout me lookin’ old! When you pull down y’britches, you look lak de change uh life.”
“我不再是个年轻的姑娘了，可我也不是个老太婆。 我估摸着自己看上去就是这个岁数，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个女人，而且我也知道这一点。这可比你强多了。不像你腆着大肚子在这里目空一切，自吹自擂，可是除了你的大嗓门外你一文不值。哼！说我显老！你扯下裤子看看就知道到了更年期啦！”[18]

在此之后，乔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再也离不开床了, 即使医生也无法阻止他一天天走向死亡。表面上，乔死于肾病，实际上他是被珍妮的话“杀死”的。通过赋予珍妮无与伦比的语言技巧，我们看到了黑人英语的独特魅力，即使是最为贫穷、教育程度最低的黑人也熟知并能运用这种语言。

6. 结束语

赫斯顿深刻认识到了黑人所特有的语言在非裔美国黑人历史中的作用，它是黑人生存和反抗的策略手段，它有其自身的美学品质，值得展现和培养。
《他们眼望上苍》是具有强烈黑人性的代表作品，这种作品的语言特色以及它的女权主义主题使它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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